
老李
丁善 民

老李 很普通 ，迎面碰上 ，
不认识的 人 ，准 以 为他是哪个
山旮 旯的 乡 民 ，但那一 身标志
明显 的 养路服 ，分明 说老李 是
铁路上 的人 。

我和 老李 谈不上认识 ，更
不用 说 熟悉 。那次 去 巴 山 呆了
几天 ，听 到 几件发 生在他身 上
的故事 ，老李 的 形象便在我脑
海中 定格 了 ，怎么 也挥不去 。
于是 ，专程找了 两次 ，皆未 见
到，深 为 遗憾 ，这遗憾在我离
开巴 山 临近 上 车 前 ，终于得到
些许补偿 。客车 已进 站 了 ，同
行一位说：“那就是老李”。
急忙探头 ，只 见一个身 穿 黄蓝
相间 养路服的 干瘦老头在熙熙
攘攘 的 山 民 中 晃 了 一下 ，再想
分辨 ，已分 辨不 清 。

老李 祖居 巴山深 处 ，后来
参加 了 铁道兵 ，原 以 为 离开 了
巴山，谁 知 不 久 要 修 襄 渝 铁

路，老李又 回 到 巴 山 ，十 几年
风风雨雨 ，打隧道 、架桥梁 、
铺铁 路 ，在 从 小 生 活 的 土 地
上，从 事 着 全 新 的 事 业 。后
来，铁 道 兵 走 了 ，他 却 说 ：

“ 从小就生 活在这里 ，还是留
下吧，”又成了 巴 山 的一名 养
路工 ，风风雨雨 ，筛 道渣 、抡
洋镐 、巡视线路 ，又过了 十 几
年。如今 已愈知天命 ，仍整 日
与两条钢轨为伴 ，高兴时 ，对
着巴 山 吼几 声 ，那浑厚 的 声音
在隧道 、在群峰 间久久 回 荡 ；
烦闷时 ，把脚 下的碎石子踢得
老远 ，但绝不发泄到工作上 ，

所以参加铁路工作近二十
年，工作绝 无差错 。大伙
都说 ：工 区没老李 ，工作
照样干 。老李成了 可有可
无的 人物 ，除过工长分配
工作 ，谁也懒得注意他的

存在 ，但 那 次 为 希 望 工 程 捐
款，老李着实让大家 刮 目 相看
了。

那是夏季 的一个 中 午 ，如
注的 暴雨敲打着慢车的车窗 ，
客车快 要开 走 了 ，透过水糊糊
的玻璃 ，指导 员 突然 发现窗外
有一 张 苍 老 的 脸 在 向 车 内 张
望，忙 走近 ，一看是老李 。老
李也发现 了 指导 员 ，快速跑进
车厢 。从大雨 中 跑来 的 老李 ，
由于没拿雨具 ，全 身 已 湿透 ，
手中 捏着 的10元钱也正往下滴
水。指导 员 以 为发生了什么大
事，忙 问 后才知 老李也要 为 工
程送上一份 自 己 的 心意 。原来
几天前 ，指导 员 号召 大家 为希
望工程捐款 ，当 时老李正好不
在工 区 ，指 导 员 考虑到老李家
人多 经 济 紧 ，也 没 打 算 通 知
他，谁知 老李这天刚 回 工 区 ，

听到 捐 款 的 事 ，他 雨具 也 顾不
上拿 ，便 冲 到 站 台 寻找正 欲 向
段上缴 捐款的指导 员 。事后大
伙都 说 ：“老 李 这 龟 儿 子 ，觉悟
还蛮 高 的。”

养路工 中 ，老李居老字辈 ，
和他 一 块 干 铁路 的 ，有 的 走 上
了领 导岗位 ，有的 当 上了劳模 ，
老李还是养路工 。别 人替他不
平，他说 ：“咱 没那本事 ，也没那
命。”没 “本事 ”是真 ，老李斗大
的字 不 识 几 箩 筐 ，让他 写 点 东
西，还真不如叫 他 出 几天大力 ；
没那 命 却 不一 定 了 ，有 几 次 大
伙选 他 当 先进他说 ：“先进样样
得走在人前 ，那啷个办到？”时
间一长 ，一些老伙伴开他玩笑 ：
“ 你龟 儿子 只配干 活。”玩笑归
玩笑 ，话却真实 ，老李干 自 己 的
活认 真 ，别 工 区 发现 问 题需他
帮助 ，他 也 会 不 请 自 到 。还 是
那个夏天 ，已 是子夜了 吧 ，劳 累
了一 天 的 老 李 刚 入 睡 ，突 然 听
说线 路 上 发 现 夹板 双折 ，故 障
地点 在 另 一 个 工 区 的 管 辖 区
段。按 说 老 李 可 继 续 入 睡 ，但
老李 却 放 心 不 下 ，扛 了 十 几 公
斤的 夹板 ，就向故障跑去 ，处理
完故障 ，天 已 发亮 。老伴劝他 ，
一夜未睡 ，该向 工长说一声 ，白
天休 息 一 下 。老 李 嘴 上 答 应 ，
心中 却 有 自 己 的 “小 算盘。”8
点不到 ，和往常一样 ，又早早来
到工 区 。过 了 几 天 ，大
伙知 道 了 这 件 事 ，都 怨
工长 不 该 给 老 李 派 活 ，
工长 更 屈 ：“老 李 没 说 ，
我咋 知 道？”又 过 了 几
天，在隧道 口 ，指导 员 碰
见正 欲 巡 道 的 老 李 ，说
你真是个好党 员 。老李
脖子一拧：“碰见你你也
会这么 干 的。”说完 ，晃
着干瘦的 身躯向隧道深
处走去 。

指导 员望着 老李 的
背影 ，半 响 才 说：“别 看
他平 时 说 话 不 注 意 场
合，做起事业 ，却不让人
担心。”

老李 的大名 叫 李继
东，是 安 康 铁路 分 局 巴
山工 务 指 导 区 的 养 路

杨绾 现 象 析
屈超 耘

绾这个人 ，中 国 老 百 姓 对 他 不 大 了 解 。这是 因 为 赖 以 传
播历 史 知 识 的 各 种 辞 书 如 《辞 源》《辞 海 》都 没 有 为 他 立 条
目。《旧 唐 书 》倒 是 有 传 ，却 是 简 而 又 简 ，使人难 得 要 领 。

《 资 治 通 鉴 》是 提 到 他 的 ，亦 是 寥 寥 百 十 余 字 。这 么 来 ，就
使他 的 知名 度 大 受 影 响 了 。

然而 ，他 却 是 个 大 大 的 人物 。这 不 仅 是 他 官 大 ，当 过唐
代宗 李 豫 的 宰 相 ，也 不 仅仅 是 他 在 短 短 三 个 月 （大 历 十 三 年
四月 上 任 、七 月 逝世 ）的 宰 相 职 位上 给 皇 帝 推 荐 了 两 个 有 才
能的 人 ，一 是 把湖 州 刺 史 颜 真 卿 提拔 为 刑 部 尚 书 ，一 是 把淮
海判 官 关 播 擢 升 为 都 官 员 外 郎 。更何况 人是 可 变 性 的 动 物 ，
虽说 杨 绾 推 荐 的 颜 真 卿 确 实 是 名 传 青 史 ，可 关 播 就 不 一 样
了，代 宗 时 他 奋 发 有 为 ，办 了 不 少 好 事 ，但 到 了 德 宗 时 ，虽
身居 相 位 ，却 对 卢 杞 的 胡 作 非 为 睁 只 眼 闭 只 眼 ，被 时 人讽 为

“ 不 开 口 宰 相”。
我之 所 以 说 杨 绾 是 个 大 大 的 人

物，主 要 在 于 他 以 自 己 的 清 廉名 声
对社 会 的 巨 大 影 响 而 言 的 。本 来 他
的官 位 只 不 过 是 个太 常 卿 ，掌 管 祭
祀礼 乐 ，用 今 天 的 职 务 套 ，算 是 一
名部 长 ，但 “清 俭 简 素”，及 “制 下 之 日 ，朝 野 相 贺。”能
做到 这 一 点 ，实 在 不 容 易 。至 于 他任 相 后 如何振 兴 朝 纲 ，史
书上 没 有 写 ，因 为 三 个 月 后 他 就 死 了 ，还 没 来 得 及 大 鹏 展
翅。但 司 马 光 烘 云托 月 地 写 了 他拜相 消 息 传 出 后 的 三 个 小 故
事，却 充 分说 明 他 “清 俭 简 素 ”的 威 力 。一 个是 “郭 子 仪 方
宴客 ，闻 之 ，减 座 中 声 乐 五 分 之 四。”一 个 是 “京 兆 尹 黎
干，驺 从甚 盛 ，即 日 省 之 ，止 存 十 骑。”第 三 个 是 “中 丞 崔
宽，第 舍 宏 侈 ，亟 毁撤之。”郭 子仪是 平 定 “安 史之乱 ”的
中枢人物 ，和 代 宗 李 豫 又 是 儿 女 亲 家 ，官 封 汾 阳 王 ，一 家 人
重臣 之 多 号 称 “满 床 笏 ”。这 样 一 位权倾 朝 野 的 人物 ，闻 听
杨绾 任 相 ，立 即 撤掉 宴 席 上 五 分之 四 的 乐 队 ，可 见 杨 绾 清 廉
影响之 大 。京 兆尹就 是 首 都 的 市 长 ，官 亦 够 大 了 ，黎 干 平 时

出行 总 是 “驱 驭 百 骑”，现 在 竟 然 止 留 十 骑 ，说
穿了 还 是 惧怕 杨 绾 。至 于 中 丞 崔 宽 毁 第 ，这
故事 更 绝 。中 丞 就 是 朝 廷 专 司 弹 劾 的 大 官 ，
权力 够 大 了 ，可 这 崔 宽 ，听 杨 绾 任 相 ，立 即 毁
掉华 丽 的 房 舍 ，可 见 他 对 杨 畏 服 的 程 度 。除
过这 三 个 小 故 事 ，《旧 唐 书 ·杨 绾 传 》还 有 一
句概 括 性 的 话 ，“其 余 望 风 变 奢 从 俭 者 ，不 可
胜数 。其 镇 俗 移 风 若 此。”把 这 句 话 翻 成 现
代语 ，就 是 ：因 为 杨 绾 当 了 宰 相 ，朝 廷 里 奢 侈
为俭 约 的 官 员 ，多 得数 不 清 ，可 见 他镇俗 移 风
的程度 和 威 力 。

读史 读 到 这 里 ，不 禁 使 我 陷 入 深 思 。是 呵 ，任何 朝 代 ，任何
政权 ，选什 么 样 的 人做 “大 梁 ”，是 一 个 十 分 值 得研 究 的 问 题 。古

代人 盖 房 子 ，极 重 视 大 梁 的 作
用，因 为 那 时 的 房 屋 为 土 木 结
构，大 梁 在 整 个 房 屋 构 架 中 起
着关 键 的 作 用 。所 谓 “大 梁 正
而诸 梁 直”“大 梁 不 正 小 梁 斜”，
充分 表 明 了 大 梁 和 其 它 各 梁 之

间的 辩 正 关 系 。中 国 的 民 间 艺 术 家 ，最 爱 用 比喻 的 方 法 托 物 讽
人。大 梁 和 其 它 梁 本 来 都 是 盖 房 上 的 术 语 ，可 把房 子喻 为 政权 ，
把大 梁 喻 为 关 键 性 的 官 员 ，实 在 是 贴 切 极 了 。它 提醒 我 们 ，把清
廉的 人物 安 放 在 大 梁 位 置 ，就 可 起 巨 大 的 支 撑 作 用 。

读史 的 人 最 爱 联 系 现 实 。由 杨 绾 想 到 “大 梁 正 而 诸 梁 直”，
又由 “大 梁 不 正 小 梁 斜 ”想 到 时 下 各 级 的 要 害 性 官 员 ，不 由 得 叫
人感 慨 系 之 。我 们 的 改 革 开 放 事 业 ，其 所 以 能 够 蒸 蒸 日 上 ，就 是
因为 有 众 多 的 大 梁 支 撑 之 故 ；而 现 实 中 又 常 常 出 现 这 样 那 样 的
坏事 ，就 是 因 为 有 个 别 地 方 大 梁 不 正 所 致 。我 之 所 以 写 这 篇 拙
文，就 是 想 提 请 国 人 注 意 慎 选 大 梁 的 重 要 性 。同 时 ，我 也 建 议
《 辞 源 》《辞 海 》编 辑 人 员 ，如 若 再 次修 订 这 些 辞 书 ，千 万 不 要 漏
掉杨 绾 先 生 。

《 方英文小说精选 》自 序
方英 文

请人作序和 自 己 作序均是
为了达到一个相同的 目 的 ：宣传
这本书写得很有天才 ，读者很值
得一买 。通俗地说 ，序言 ，就是
那种吹牛皮 的文章 。我不想请
人作序 。为什么呢？我有没有
天才我 自 己最清楚 ；请某位先生
作序 ，他就未必清楚了 。这正如
挠痒 ，请别 人挠 ，你就要不住地
提醒他 “往这挠 、往这挠”，而亲
自拿个如意耙耙亲 自 给 自 个挠 ，
便可免 去许 多 唾珠 。这实在是
件又节约又舒心的事儿 。

亲爱 的 读 者 ，你现在 把这
本书拿到手上 ，很是犹豫 ：买 ，还
是不买？我实在不好意思揪住
你的耳朵让你掏钱 ，但我要悄悄

地告诉你 ：这是一本有些趣味的
书，书 中 所讲的故事难免杜撰 ，
虽然相 当 的部分你未必经历过 ，
但你却一定有过类似的体验 ，因
为我与你的心是相通的 ，你因忙
于做官 、忙于赚钱 、忙于恋爱 、忙
于考试 、忙于交 际 ，总之你因忙
于“美好而沉重的生活”，故而没
时间记录你的所阅所历所想 ，我
的天性驱使我替你记录下来了 ，
就是说 ，这本书可以帮助你回忆
你的过去 。你做官做累 了 ，可以
从本书中得到休息 ，你嫌钱嫌乏
了，可 以从本书 中 得到娱乐 ，你
恋爱失败了 ，可以从本书 中找到
答案 ，你考试考砸了 ，本书给你
以松弛你下次准能考好 ，你整 日

交际却无一个知心朋友 ，那就让
这本书做你的知心朋友吧 ！你
对城市生活腻歪了 ，本书让你浪
游一次迷人的 乡 村 ，你在 乡 村呆
寂寞了 ，本书让你领略一回城市
的繁华 ，而且这本书——

你可 以 边 吃 饭 边 读 ，边 乘
车边读 ，坐在客厅跷起二郎腿边
看电视边读 （现在有许多书是不
能进入客厅的 ，一是怕客人见了
讥笑你低俗 ，二是担心你的子女
读了 中毒），甚至 ，你可以蹲在马
桶上边积肥边读——凡是能 够
进入厕所的书籍 ，一定足有某种
迷人之处的书籍 。

所以 ，我 希 望 你把 我 的 这
本书带回你的厕所 ，当 然有个前
提：买这本书不至于影响你的吃
饭穿衣问题 。

书中见 ！
1 994.5.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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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不 容 易 争 取 到 一 个 清 明
参加 黄 陵 祭 祖 的 名 额 ，我便兴 冲
冲地 出 发 了 。

其实 ，早 在 八 六 年 我 就和 父
亲来 过 一 次 ，只 不 在 清 明 这 天 ，
又正 值 炎 夏 ，这 里 便显 得 清 冷 了
许多 。也 没 有 这 水 、这 桥 、这 广
场，只 觉 得 上 桥 山 的 路 很 长 很
长。今 天 的 桥 山 ，已 不 是 当 初
了，千 平 方米 的 广 场 呈 不 对 称 半
圆形 ，铺 满 了 大 块 鹅 卵 石 ，以 沮
河古道 改 建 的 印 池 上 清 风 徐 徐 ，
碧波荡 漾 ，花 岗 岩 砌成 的 轩辕桥
横跨 印 池 ，直 通 平 台 ，连 接 轩 辕
庙，那95层 台 阶 不 由 得 让人 想 起
“ 九 五 之 尊 ”四 个 字 ，心 里便严肃
起来 。

我随 着 参 加 公 祭 的 人 群 ，走 在 通 往 桥 山
之巅 黄 帝 陵 的 台 阶 上 ，窄 窄 的 台 阶 很 长 很
长，两 边 插 满 了 杏 黄 色 的 旗 帜 ，迎 风 招 展 。
等我 们 登 上 山 顶 时 ，先 我 们 而 上 参 加 祭 陵 的
祭牲 队 ，花 面 队 ，鲜 果 队 等 已 等 在 那 里 了 ，
他们 身 着 传 统 服 装 ，抬 着 祭 祀 用 的 猪 牛羊三
牲、花馍 水 果 ，满脸一 副恭敬 的 神 色 。

当我 们 到 达 黄 帝 陵 前 的 广 场 时 ，已 是 人
山人 海 了 ，我 尽 量 地 向 祭 祖 队 伍 的 前 面 靠
近，想 看 清 楚 些 ，可 是 人 太 多 ，我 并 不 能 将
黄帝 陵 的 全 貌 看 到 。正 在 这 时 ，我 听 到 大 会
主持 人 宣 布 ：公 祭 典 礼 现 在 开 始 ，登 时 ，会
场安 静 了 下 来 。接 着 ，由 西 安 音 乐 学 院 演 奏
的祭 礼 乐 曲 缓 缓 奏 起 ，曲 调 典 雅 ，悠 扬 ，使
我不 由 得 肃 然 起 敬 。乐 曲 结 束 后 ，是 各 到 会
代表 向 轩 辕 黄 帝 敬 献 花 篮 。这 些 花 篮 沿 着 黄
帝陵 两 侧 一 字 排 开 ，足 有 二 三 十 之 多 ，每位

代表 恭 敬 地 站 在 黄 帝 陵 前 ，向
这位 华 夏 始 祖 深 深 地 鞠 躬 ，以
表达 炎 黄 子 孙 对 始 祖 的 无 限 虔
诚之 心 和 真 挚 情 感 。我 的 脖 子
伸得 很 长 ，也 很 累 。眼 前 的 人
个个 高 出 我 许 多 ，使 我 在 整 个
祭祀 过 程 中 大 部 分 只 能 “听
祭”。包 括 省 人 大 主任 张 勃 兴 的
恭读 祭文 ，其 它 省 市和 单 位 以 及
个人 捐 款 的 情 景 ，我 全 没 有 看
清。我 十 分 遗 憾 我 没 有 能 站 得
更靠 前 些 。这 遗 憾 一 直 到 全 体
祭陵 人 员 向 黄帝 陵鞠 躬 时 ，我 认
真地 鞠 了 三 躬 ，我 在 想 ：我 是 在
给老祖宗鞠躬啊……

最后 一项 仪 式 是 绕 陵 一周 ，
随着 满脸虔 诚 的 人 流 走过 去 ，我

这才 得 以 有 机会 看 到 由 郭 沫 若 老 先 生 亲 笔 提
的那 三个 字 ：黄帝 陵 。我看 到碑 前 那 一排香案
上依 次 放 着 猪 、牛 、羊 、水 果 ，香 炉 里 那 一 束 束
燃着 的 柱香 升起 的 香 烟 在石碑 前缭绕 而上 ，两
根大 红 蜡 烛 在 微 风 中 燃 烧 。我 突 然 有 了 种 骄
傲感 ，当 我 绕 过摄 像机 的 镜头 前时 ，我在想 ，作
为一 名 炎 黄 子 孙 ，我 多 么 地 幸 福 ，有 这么 一个
机会 在 清 明 节 这 天 亲 自 拜 谒 黄 帝 陵 ，在全 国 ，
乃至 全 世 界 华
夏儿 女 之 中 ，又
有多 少 人 有 我
这样 的 机 会
呢？

于是 ，回 到
西安 ，我 便 骄 傲
地将 这 一 过 程
记录 了 下来 。

阳光 （版 画 ）　王 宏

夏伯 阳式的 抗 日 英雄包森
杨　眉

1984年8月 ，在 中 央 电视台播映的有关抗 日 战争
的专题片中 有一个镜头 ：一位 白 胡子老游击队 员对采
访的记者说 ：“那老包 ，厉害呀！”他说的老包 ，就是以
智勇 善 战威震 冀 东 ，被誉为夏伯 阳 式的抗 日 英雄包
森。

包森是陕西蒲城人 ，名赵宝森。1932年2月 在三
原县上初中 时入党 ，不久考入西安高 中 。在西高上学
时因领导抗 日 救亡运动被捕入狱 ，出狱后到渭北参加
游击队 ，再次被捕并判处十年徒刑 。他在狱中和赵伯
平等坚持斗争 ，西安事变后获释出狱 。

1937年秋 ，包森从抗大毕业 ，分到八路军一二九
师，先后担任连长 、支队长 、冀东军分区副司令 员兼十
三团 团 长 ，领导部队坚持游击战争 ，创建盘 山 抗 日 根
据地 ，指挥了 大小上百次大小战斗 ，给 日 伪军
以重创 ，以致 日 军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 冈村宁
次，也发 出 “到冀东如人苦海 ”的哀叹 。

1938年7月 初 ，冀东抗 日 大暴动爆发 。包
森率领一个连在长城线上游击 ，与暴动武装配
合，开辟了一块游击区。7月 下旬的一天 ，包森
带领战士化装成老百姓突袭敌佛爷来据点 ，歼灭 日 伪
军80余 人 。枪声 惊动 了 驻遵化城 的 日 军 ，一个 中 队
200余人赶来增援 ，包森把部队埋伏在佛爷来村外 ，待
敌人钻进伏击圈 后 ，突然发起攻击 ，将敌军切为两段 ，
分割包围 ，最后用 白 刃 战将敌击溃 。此战毙俘 日 伪军
近百名 ，缴获步枪40余支 。

这年10月 ，冀东大暴动的武装在 日 军重兵进攻下
受到很大损失 。八路军主力 部队 向西转移 。包森 临
危受 命 ，带 领 冀 东 二 支 队 在 遵 化 、兴 隆 开 展 游 击 战

争。在一年半的孤
军奋 战 中 ，他 不 但
保存 了 实 力 ，而 且
越战 越 强 ，游 击 区
从长城外扩展到长
城里边 。

1939年4月 上旬 ，包森设计活捉了化装侦察八路军
情报 的 日 本宪兵大佐赤本 。由 于赤本顽抗 ，被战士用
斧头砍死 。这个赤本 ，是 日 本天皇裕仁的表弟 ，他 的
被俘 ，使华北 日 军大 为震惊 。日 军通过商会给包森送
信，商 量 交 换 赤 本 的 条 件 。包 森 让 来 人 给 日 本 人 回
话：“回 去给狗 日 的说 ，老包提的条件有两条 ，一是
马上向我投降 ，二是立即滚 出 中 国 ！”

1940年1月 ，冀东军区司令 员李运 昌主持会议 ，决
定派副 司令 员包森开辟盘 山抗 日 根据地 。包森带领一
支小部队很快剿灭 了盘山20多股、600多 人的土匪 ，招
收抗 日 青年和冀东暴动的 武装 ，组建 了 冀 东 军区 第十
三团 ，他兼任 团长 。他请石匠在盘 山 的 几十块 巨石上
凿下 “抗战必胜”、“日 寇必败”、“中华民族万岁 ”

的标语 ，以震 慑 敌 人 ，鼓舞 士气 。战 士们把包森 叫 “黑
脸”或“老包”，还编了顺 口 溜“老包三件宝 ，特务连 、侦察
员、徐 司 号”。特 务连本是警卫部队 ，但能征善战 ，包森
常把它 当 作主攻连用 。这个连有 的人是土匪 出 身 ，能打
善冲 ，但不服管教 ，包森能镇住他们 ，因为包森比他们更
能打仗 ，更不怕死 ，他们服气 。侦察 员都是孤胆英雄 ，上
天津 、下蓟县 ，捉舌头 ，弄情报 ，无往不胜 。徐司 号是司
号员小徐 ，打起仗来 ，包森把他带在身边 ，喊声：“吹冲锋
号！”部队顿时如猛虎下山 ，所向披靡 。指挥作战时 ，包
森从不猫腰低头 ，拿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也是挺胸而立 ，
象看风景一样从容。1940年4月 的一次作战 中 ，他站在
前沿指挥 ，被一颗子弹击中 左颊 ，从右太阳穴下穿 出 ，治
了3个 月 才痊愈 。回 到部队后 ，8月 的一天下午 ，在蓟县
王庄子看地形 ，他对几个连长说 ：“今天非和敌人打一仗
不可！”一个连长说 ：“天快黑了 ，敌人不会 出来的。”他

肯定地说 ：“做好战斗准备 ，一定会来！”果然 ，不到十
分钟 ，侦察 员飞马来报 ：“敌军约有两团 兵力从北平开
来，只有十几里了。”，由 于准备充分 ，打了个阻击战 ，
日军留下几十具尸体 ，其余撤回北平 。干部战士们说
包森会“神算”，包森说 ：“在观察地形时你们没有看到
公路两边有一溜长长的烟尘吗 ？兵书上说的 ‘远方烟
尘弥漫 ，必有军马行动’，很简单嘛！”

在包森的指挥下，1940年7月 下旬 ，在盘山 白 草
洼伏击 日 军武岛骑兵 中 队 ，鏖战14小时 ，全歼骑兵
70人。1941年11月 14日 ，包森 率十三 团配合十二 团
在遵化四十 里铺伏击伪军第六 团 ，毙敌50名 ，活捉
300余名 。随后 ，奇袭 东双城据点 ，歼敌200余名 。
1 942年 1月 3日 ，包森 率十三 团打刘备寨 ，吃掉伪军

第十 团一个营，1月 6日 ，在亮子河又
歼灭 其一个营 ，最后一个营在逃跑途
中又被吃掉 ，彻底将该团番号抹去。1
月12日 ，包森带领十三团的7个连在燕
山口 蔡老庄一带摆 口 袋阵 ，将伪军第
四团 包 围 歼 灭 ，将 救 援 的 第 三 团 击

溃，共击毙伪军 、日 本顾问100多人 ，俘虏团长以下
900多 人 ，缴获大炮4门 ，轻重机枪20余挺 ，枪700多
支，子弹10余万发 ，军用物资 十 几马车 。一连 几
仗，伪军第二集 团军差不 多被打光了。1月 下 旬 ，包
森又 率十三 团在盘 山 龙虎峪 以西的 贾庄子歼灭 日 军
70余人 ，中佐大队长被击毙 。

包森 指挥作战战绩 甚丰 。在战斗最频繁 的1940
年初 ，三天一小仗 ，五天一大仗 ，战斗所获难以数计 。

1942年2月 17日 上午 ，包森率十三 团 一营 的一部
和特 务连 ，在遵化县野虎 山 遇到 向 该地“扫荡 ”的200
多名 伪军 。骁勇善战的包森根本没有把这碟“小菜 ”
看到眼里 ，部队一个冲锋把敌人压到一条 山 沟里 。包
森站直起身子用望远镜观察敌情 ，正准备发出进攻命
令，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左胸 ，世有 良 才天不永 ，32岁 的
他把热血挥洒在长城脚下 。


